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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聊城晚报》创刊起，我就是她
的忠实读者。晚报的报道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好帮
手。”11月10日，在市城区青年林路东
昌府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院内，正
在读报的李宪武对记者说。

李宪武今年66岁，有41年党龄，已
退休多年。退休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很
大变化，但是每天阅读《聊城晚报》的习
惯一直没变。

“《聊城晚报》与我的生活息息相
关。上至时政要闻、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下至地方政府各项惠民措施的出台
和落实，我关心的、想了解的，很多时候
通过读报就能找到答案。”在李宪武看
来，《聊城晚报》版面美观、内容丰富、可
读性强，不仅有效满足了广大市民的信
息需求，同时也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
活。“读报让我第一时间了解本地发生
的各类新闻，如果不看报，平时跟别人
聊天都插不上话。”李宪武笑称。

李宪武所在小区建成于 2001 年，
2022年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改造后
的小区外墙增加了保温层，并进行了粉
刷；之前破旧的花砖路面变成了光滑的

水泥路面，业主生活环境更加舒适……
李宪武说，小区的上述变化，和《聊城晚
报》有着密切关系：“我从咱们报纸上看
到老旧小区改造的相关报道后，及时跟
业主们分享，和大家一起积极向社区反
映小区的情况并申请改造，小区才有了
这些改观。”

最近，李宪武又忙碌起来，他正和
业主们一块商议小区加装电梯的事
情。加装电梯首先要解决的是费用问
题，也就是除政府补贴外，剩余资金各
楼层业主如何分摊。“我把之前从《聊城
晚报》及其他报纸上看到的关于加装
电梯的报道都找了出来，开会的时候
讲给大家听，特别介绍了一些改造成
功的案例，这样一来大家心里就有数
了，也有利于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李
宪武说。

“今年交暖气费，刚开始的时候，我
按原来的账号交费，但是怎么也交不
上，后来还是看了《聊城晚报》的报道才
知道要在原来的账号前面加三位数。”
李宪武说，不仅如此，每年供暖试压开
始、是否延期、供暖前后需要注意什么
等，从晚报上都能了解到，一些小区暖
气不热，往往也是在求助《聊城晚报》后
得到解决，这些都是晚报贴近民生、服务

百姓的生动体现。
“现在人们都说看看手机啥都知

道，但是我不这么认为，网络信息太零
散，经常让人难辨真假。相较而言，一
份报纸从新闻采写到编校印刷再到最
后与读者见面，中间经过严格的审核和

校对，这种权威性和公信力是很多网络
平台不具备的。”李宪武说，他将做《聊
城晚报》的忠实读者，“感谢记者和编辑
同志的辛苦付出，衷心祝愿《聊城晚报》
越办越好，越办越出彩。”

李宪武：《聊城晚报》是我的好帮手

□ 李晶

古城带给我很多独特的记忆。每
次走到东关桥，我都要下意识地张望，
仿佛还能透过岁月的面纱，目光直达
1979年。

那时候，东关桥西头，楼东大街靠
近东城墙的路南，有一家新华书店和一
家照相馆，记忆中这是刚从农村转学到
城里的我平生见到的第一家书店、第一
家照相馆。那一年，我九岁。

因为没见过，所以便觉得它们很神
秘；因为神秘，便产生了距离；因为距
离，而愈加神秘。

第一次进书店，是为了一本《新华
字典》。

那时候除了课本，除了学校里订的
《少年文艺》《东方儿童》《中国少年报》
之类的报刊，哪里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叫
书店，可以到里面去买书呢？原来，我
每次从新华书店经过，都会想，里面是
干什么的呢？书店的名字为什么叫“新
华”呢？直到有一天老师说我们要学查
字典了，大家可以去新华书店买一本

《新华字典》，我才第一次推开那扇神秘
的木门，走进新华书店。这个有三四间
门面的书店里，四周都是玻璃柜台，柜
台里有书、文具，柜台后的几面墙上，是
一排排架子，架子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一
本一本的书——原来这个世界有那么
多书可以读！原来书店就是有很多书
的地方。

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书了，所以放学
后总爱去书店转一圈，再跑回百米之外
的大姑家。我看着那些静静站立的书，
就像一个孩子看着心爱的糖果，却不敢

去碰触。去书店的次数多了，发现有人
让售货员拿本书过来，有时直接掏钱买，
有时翻翻看看又还了回去，我就知道书
也是可以拿过来翻翻看看的，于是我也
开始怯生生地说，请帮我把那本书拿过
来。这样我就可以读上几页再还回去。
有的书读几页便罢了，有的却想继续读
下去，于是下次让售货员再拿同一本
书。终于，有一天那个售货员用洞察一
切的眼神看着我说，书好看吗？

好看。
这些书是卖的。
可是我没钱。我双手捧着把书还给

他，他迟疑了一下，说，你可以再看一会儿。
但我却不好意思再看了。然而我

还是忍不住跑去书店，那个和蔼的售货
员就会笑着说：“这小妮儿又来了。”然
后对我说，想看哪本就看哪本，不过你
要爱惜，不能弄脏了。我就在衣服上使
劲擦擦手，再去拿书。

书，让我在广阔的世界里翱翔，那
个现在看起来简陋的新华书店，载着我
最初的梦想起飞。

1992 年我在济南逛了省城的新华
书店，2001年我在王府井逛了北京的新
华书店，才知道书店可以如此大，书籍
可以如此多，如此包罗万象。

现在各种各样独具特色的书店层出
不穷，在这些书店里有舒适的阅读区域，
还有饮料与简餐。你可以选一本喜欢的
书，再选一个舒适的座位，一待就是一整
天。在这里，你可以阅读，可以写作，甚
至可以打开电脑工作。渴了饿了，点一
杯咖啡、一份餐就可以了。

书店，不仅仅卖书，也为人们提供
了一个休闲空间。

书店东边，几乎就在城墙上的，是
照相馆。

照相馆外面的橱窗里，有用相框装
饰起来的照片，俊男靓女居多，也有为
数不多的老人和孩子。照片大多是黑
白的，偶有一两张放大后涂上颜色谓之
彩照的，尤其吸引人的眼球。那时候谁
家挂在墙上的相框里有一两张彩色照
片，是很时髦的。

我们村上有个人喜欢画画，考上一
所美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古楼北的红
星影院，专门画电影海报。每次去红星
影院看电影，看到贴在外面的那些海
报，我就想这就是他画的吧？然后心里
也就生出一种敬佩之情——一个人怎
么那么厉害，可以画出这么好看的画
呢？更厉害的是，这个人娶了个城里的
媳妇，媳妇就在这家照相馆工作。

村里人说，你不知道谁谁的媳妇有
多俊，照相馆外面摆着的就有她的照
片，于是每次经过照相馆，我总要多看
几眼照片上的漂亮女人，猜测哪一个是
村里人引以为豪的漂亮媳妇。有时候
也会想，那个人会画电影海报，他媳妇
还用照相吗？让他直接画就好了。

终于，我上完小学要毕业了，要去
照相馆照相。我几乎是跑着去的，我盼
望着见到那个传说中的漂亮媳妇，盼望
着给我照相的是她。我站在照相馆前
又看了一遍橱窗里漂亮的年轻面孔，深
吸一口气，推开了照相馆神秘的大门。

柜台后有一个陌生女子坐在那里，
看见我，撩了一下眼皮儿问，照相？我
点点头。

几寸？
1寸。

姓名？
我报出姓名，她在一个小纸袋上面

慢条斯理地写上，说出要交的钱数，我
把攥在手心里汗湿的纸钞交给她。她
摆了一下头，用下巴示意我，往里走。

我沿着她下巴指引的方向，经过一
个墙上挂满照片的甬道，迈进一间有些
昏暗的房子。我期待房子内有奇迹出
现，可是里面是一位中年男子，戴着一
副黑框眼镜，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他坐
在一个用黑布蒙着的多半人高的架子
后面，指指架子前面的板凳，说，坐吧。
说着打开了灯，灯光柔和地照在我身
上。他钻进架子后面的黑布里指挥着
我，说，往中间坐一下，好！抬头，再低
一点，好！不要歪头，向右一点，好！别
动了，笑一笑，好，就这样！说着他把手
里像黑色橡皮球一样的东西一捏，一道
亮光过后，说，好了，起来吧，一星期后
来拿照片。

一星期后，我看到了照片上面部僵
硬咧着嘴的自己。取了照片，我东张西
望，希望看到和外面橱窗里的某一张脸
相似的一张脸，最终也没有看到。

后来，东升桥头又开了一家照相馆，
等到初中毕业再拍毕业照时，我们一群
女生嘻嘻哈哈地去那里拍照，这时候那
个漂亮媳妇已经不在我的关注范围了。

随着古城的改造与提升，东城墙根
的这家新华书店和照相馆早已不复存
在了。除了柳园路上的新华书店，更多
个性化的书店出现了，更多私人订制的
影楼也出现了。生活向着更加丰富多
彩的方向发展，老新华书店和照相馆成
了古城记忆的一部分，尘封了一个时
代。

新华书店与照相馆

11月10日，李宪武在阅读当天的《聊城晚报》

我的古城记忆


